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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李飞飞：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李飞飞要竭尽所能保证 AI 的胜利不能只是科学的胜利，而必须是

人文的胜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科学家有责任将 AI 训练为“遵循优良的学术传统，愿意协作，

尊重他人的意见与专业的机器”。

李飞飞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我看见的世界》以双线交织的结构呈现，一条线索是青年科

学家在 AI 研究领域的好奇、探索与发现，另一条线索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少女成长为世界级

科学家的曲折历程。

斯坦福 HAI（以人为本 AI 研究院）联合主任约翰坚信，在人工智能这个世界里，15 岁才从

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女性科学家李飞飞是不被看见或者说“不被听见”的少数人群的最佳代

表———洗衣房店主的女儿，初到美国时，连计算器都只能从车库的二手市场购买；持守对科学

真知的热爱，耐住贫寒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直到 2009 年 33岁的青年助理教授李飞飞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完成了 ImageNet，将史上最

大的一个图像数据集投向冰封的人工智能世界，沉寂许久的神经网络算法 AlexNet 吃下这个

大数据，电脑显示出与人类接近的识别能力，人工智能研究就此结束寒冬。她也因为让计算机

“看见世界”而被世界看到，美国著名科技媒体《连线》杂志称，李飞飞是对 AI 飞跃式发展具有

突出贡献的少数科学家之一，“这些人非常少，以至于厨房里的一张餐桌就可以坐下。”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

“飞飞，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母亲的这个问题实在奇怪，

李飞飞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这是

2013 年的夏天，过去的二十多年

里，从高中开始，她就必须陪同

父母一起去医院，充当母亲和医

生之间的翻译，一路走来，身为

独女的她曾在母亲的病床边写

作业、考试、写论文、改学生的论

文……

“照顾母亲的健康已经成了

我的第二职业，”李飞飞写到日常

生活的时候，有小说家一般的精

准生动，“每当手机屏幕上显示母

亲的名字，我就感到自己的心在

下沉。”

多年求医，她将病患和家属

的痛苦定格为几个画面———“酸

痛的双脚、走破的网球鞋、休息室

里冷冷的披萨。”

“我知道你是科学家，但这

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讨论过你

是哪种科学家。”妈妈的随口一

问，以及听到她关于人工智能

研究的阐释后追问的那一句“飞

飞，人工智能还能做哪些事来

帮助别人呢？”让她意识到 AI

不是科学家满足好奇心的研究

对象，如果连穿着病号服的母

亲都渴望了解更多，像她这样

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就有了更大

的使命感。

李飞飞说，是这些让她在 AI

还未成为产业热点和社会痛点

的时候，就成了一名具有鲜明价

值立场的“AI 人本主义者”———

“人工智能在医院里能做什么？

我不禁想问，在医院这个我们度

过了如此多时光的地方，是不是

有最需要被讲述的故事？”

与母亲在病房里讨论人工智

能之后的几个月里，李飞飞一直

在思考如何把 AI 与病人护理结

合起来。她认识了医疗领域的传

奇人物阿尼博士，阿尼告诉她，仅

仅是因为医护人员的看护疏忽，

就导致美国每年有 10 万病患意

外死亡。

他希望李飞飞能够将 AI 带

入已经开始的远程医院监控技术

中。他们将减少院内感染的大问

题逐步分析聚焦，发现只要通过

监控并提示医护人员按照要求

“洗手”，仅这一个细节的改善就

可以大大预防住院病人的意外感

染。

这是李飞飞“环境智能”研究

的开始，最初她以为这只是一个

技术问题。当她将 AI 技术带出实

验室后，通过这个小小的介入，她

得以触碰到 AI 技术在现实场景

下衍生出的惊人的复杂性：刚性

技术监控撞上复杂的医患心理，

最新技术与既有医疗伦理如何兼

容，世界充满细节，细节令人敬

畏。

第一位同意她和研究团队进

入诊疗空间的医师告诉她，在见

到她之前，他很讨厌那些关于 AI

要取代人的论调，“飞飞，我喜欢

你，因为你总说，AI 是为了帮助

人。”护士则悄悄告诉她，她们很

不喜欢这种机器监控，称之为“老

板监控”。

“场景越混乱，就需要越长

的时间才能理解。”李飞飞的感

触有时候是针对机器学习，有时

候是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 AI 科

学家。

她由衷感谢过往无数次出入

医院时在急诊室、ICU 遇到过的

医护人员，“一个好医生是信息的

总汇、力量的源泉，有时甚至是病

人及其家属在痛苦时刻的精神支

柱。AI 肯定不是为了取代这样的

人！”

满足人的需要、增强人的能

力、赋予人尊严，她渐渐清晰自

己是“哪一种科学家”，一个以人

性为中心的科学家，甚至是科学

思想家。“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能

忘记我们的人性和尊严。在这个

机器日益普及的时代，我们更要

珍视彼此的人性。这是我们独特

的核心，也是我们构建和应用机

器技术的出发点。”

800 个 GPU
“AI 教母”坚持以人为本

因为将大模型带入 AI 研

究，并令神经网络迸发出巨大

的能量，李飞飞被尊称为人工

智能“教母”。

5 月 10 日，当彭博社记者

问及看法时，李飞飞说，“我自

己从未自称为任何事情的教

母，但是当我被授予这个头衔

时，我想，如果男性可以被称为

某事的教父，那么女性也可以，

所以我完全接受这个称号。”

当大数据、神经网络算法

和超级图像处理芯片 GPU 三

块拼图连在一起，AI 自 2012

年开始一路狂飙，计算机科学

世界山河变色，电脑迅速完成

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

“生成式 AI”的跃迁。人工智能

从一个实验室的专业词语，变

成了老少皆知的热词儿，与它

一同流行的还有“第四次工业

革命”。

2019 年，科学家杨立昆、杰

弗里·辛顿、尤舒亚·本吉奥共

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

项———ACM 图灵奖，这三位获

奖者被称为“深度学习教父”。

“教父”辛顿为 AI 坐了 30

年学术冷板凳，当 AI 大热起

来，名震天下的他开始后悔自

己的研究，担心自己可能成为

毁誉参半的原子弹科学家奥本

海默。

2023 年 6 月，他在北京智

源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认

为比我们聪明的超级智能肯定

能学会欺骗人类，“毕竟人类有

那么多小说和政治文献可供学

习。”

一旦超级智能学会了欺骗

人类，它就能让人类去进行它

想要的行为。辛顿举例说，如果

某人想要入侵华盛顿的某栋大

楼，他其实无需亲自前往，他只

需要欺骗人们，让他们相信入

侵这栋大楼是为了拯救民主。

“我觉得这非常可怕。”辛

顿 76 岁了，他的悲观溢于言表，

“现在，我看不到该怎么防止这

种情况发生，我已经老了。”

对AI 越过奇点超越人类表

示高度不安的 AI 科学家不止

辛顿。日前，OpenAI 首席科学

家伊莱亚·苏孜克维正式宣布

离开了这家头部 AI 机构，他在

ChatGPT 的训练中究竟看到了

什么惊人的内容，至今还未公

之于众。伊莱亚曾师从辛顿，在

神经网络算法重焕生机上起了

重要作用。

2023 年 10 月辛顿与李飞

飞在多伦多大学的现场对谈

中，主持人问他俩，AI 究竟有没

有跨越那道红线，“机器是不是

已经具备了理解，甚至智能？”

辛顿说“Yes！”

“NO！”李飞飞马上反对。

李飞飞决定要将 AI 和使用

AI 的人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李飞飞坚持认为决定 AI 与人

类未来的，不是技术，而是人。

（徐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24 年年初，李飞飞开始了

自己的第二次学术休假。对于这

位斯坦福大学明星科学家的动

态，媒体极其关注，据悉她已经启

动了一个关于空间智能的创业项

目，但她本人对此次创业的具体

内容却三缄其口。

斯坦福大学 HAI 研究中心的

创立，与李飞飞的第一次学术休

假密不可分。2016 年她利用长达

21 个月的学术休假时间，第一次

从大学走进大厂，担任了谷歌云

的首席科学家。大厂的实地工作

经历和观察让她对 AI 的未来发

展充满担忧，她公开了自己的立

场：“光是靠企业那些陈词滥调，

绝对不足以让我们相信 AI 值得

信赖。”

第一次学术休假结束后，她

重返校园，发起成立了斯坦福以

人为本智能研究院，研究院致力

于三个方向的工作：推进和发展

下一代 AI 科学，着重与脑科学和

认知学交叉、研究和预测 AI 对人

类社会和生活的影响、设计和实

践以人为本的AI 技术和应用。斯

坦福 HAI 倡导全球各地的学者、

创新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

联手，为了确保“AI 领域不会永远

被科技巨头，甚至我们这样的大

学所垄断。”

斯坦福 HAI 推出的人工智能

指数报告，全面追踪了 2023 年全

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根据估

算，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训练成本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OpenAI 的 GPT-4 估计使用了价

值 7800 万美元的计算资源，而谷

歌的 Gemini Ultra 的计算成本则

高达 1.91 亿美元。相比之下，几年

前发布的一些 RoBERTa Large

（2019 年）和原始 transformer 模型

（2017 年），训练成本分别约为 16

万美元和 900 美元。

2023 年，以 AI 大厂为主的产

业界一共发布了 51 个著名的机

器学习模型，而学术界只贡献

了 15 个。社会心理对 AI 的认识

从新奇变为焦虑，2023 年，美国

52%的人表示对 AI 感到担忧多

于兴奋，这一比例比 2022 年的

38%有所上升。此外，超过三分

之一的人对 AI 持悲观态度，认

为自己的工作在 5 年内会被 AI

取代。

能给人稍稍带来安慰的是

AI 监管也在同步发展，《2024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

2023 年 全球立法机构中有

2175 次提及人工智能，几乎是

上一年的两倍。美国人工智能

相关法规的数量在过去一年

大幅增加，2023 年有 25 项，比

2022 年增长了 56.3%，而 2016

年只有 1 项。其中许多法规包

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使用的

素材及产出内容的版权规范

指南和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框

架。

“AI 应该是一种责任，从业

人员除了专业技术，也必须懂

得哲学、伦理学，甚至法律。”当

公众开始畏惧 AI 的发展失控，

当大厂 CEO 的狂妄达到新高

度，当科技企业对劳动者公然

流露出冷漠，李飞飞深知 AI 的

发展之路充满复杂性，“若想取

得真正的进展，需要抱着一份

崇敬，硅谷在这点上似乎并不

合格。”

2018 年，当她得知谷歌的

AI 研 究机构正在用 800 个

GPU 同时训练 800 个模型时，

常年在预算线上挣扎的大学

教授默默算了一下成本，“光

这一项就砸进去将近百万美

元啊！”她自己的实验室在当

时东凑西凑咬牙买了 10 个

GPU。

当 AI 进入大语言模型时

代，现实更加残酷。“今天，美国

已经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独

自训练出一个 ChatGPT 这样的

模型。我们缺乏成千上万的

GPU，更不用说像 A100、H100

甚至 B200 这样的高端设备

了。”


